
特首競選政綱承諾 :

當選後，2014年施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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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郭康莉（城大社工系學生）
你是 嗎 ? 
是的話，請聯絡我們，與我們同行，
一起改善零散工的處境。

現時香港勞工法例容許僱主以短期合約長期聘用
臨時工及合約工，但另一方面卻設有「4.1.18」的
規限，沒有全面保障零散工友的權益。這變相是
容許僱主合法地差別對待工人，不少僱主故此大
走法律罅去逃過應負的責任。

例如很多任職清潔工、家務助理及超市產品推銷
員，會發現僱主故意讓工友每星期只工作 17.5 小
時，甚至是每隔三個星期便強迫工友放一個星期
的無薪假。

另外，一些僱主更長期和僱員連續地簽署為期
三個月的合約，以逃避支付勞工假和年假薪
酬。至於家務助理，由於他們大部份都有數名
僱主，即使她們有可能接近長工的工時，但因
不符合「僱於同一個僱主」的規定，仍不能享
有《僱傭條例》賦予的勞工權利。

不少僱主會用盡一切辦法利用連續性合約的漏
洞，令到僱員變成不足「4.1.18」，然後便可
明正言順地不用承擔勞工保障，合法地剝削工
友。

根據勞工處報告，香港目前有 15 萬勞動人口為
非連續性合約受聘，他們在 4.1.18 的界線以外，
這等於香港有 15 萬人接近完全沒有得到勞工法
例的保障，而且趨勢日益嚴重。就業零散化已成
為大趨勢，愈來愈多昔日原為長工的工作模式，

都逐漸被兼職、散工、自僱、假自僱所取替。
而在現時的〈僱傭條例〉下，受連續性僱傭定
義限制，規定連續四星期，為同一僱主每周工
作不少於 18 小時的工人，才享有〈僱傭條例〉
內的權益，令 15 萬不符合 4.1.18 的工人，成
為不受法例保障的「N 無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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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津申請程序繁複，工友難以明白申請要求，又要填表又要
遞交各式證明文件，所以本中心一直協助工友申請交津，工
友只要帶齊所須文件，本中心職員會協助填寫及影印，
歡迎查詢！

平安夜本中心與新界東北總鐸區關社組聯席合
辦，傳福音之餘，也呼籲大家在佳節不要忘記
低收入的一群。

與天主教新界東北總鐸區關社組聯席合辦「誰的華
麗荒野 --- 趁墟導賞團」，當日超過 50 教友參加。

石湖墟在 1930 年代設立，並成為當時區內重要的
商業中心，早年由上水鄉事委員會管理石湖墟的農
業買賣活動。直到現在，石湖墟仍然是北區的市中
心，在北區街坊生活扮演重要角色。我們中心位於
石湖墟，服務北區的打工仔女，同時也希望更多人
多了解社區的歷史文化，建立更緊密的社區網絡，
因此中心不定期舉行石湖墟導賞團。

石湖墟有不少劏房及天台屋，居住環境狹窄而且租金
又貴，很多住戶都希望上樓，所以中心於 11 及 12 月
中，共舉行 3 次公屋上樓資訊聚會，讓街坊了解申請
公屋的程序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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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服務範圍為整個新界區，所以本中心設有流動勞工服
，以照顧北區以外的打工仔女。11 及 12 月我們的流動車
別於東涌、大圍、元朗、屯門、葵涌開設街站，提供流動
法諮詢服務、搵工介紹、派發勞法小冊子、交津申請單張
。 

香港表面上發展成熟，但在職業安全方面可說是「落後地
區」，與日本比較 2007 年工傷意外千人率（所有行業），
香港為 16.9，日本只有 2.3，香港足足高出七倍。工傷者
及勞工團體多年倡議修改過時的「僱員補償條例」，但政
府毫不理會，令香港工傷問題持續嚴重。
為了支援工傷工友及其家屬，本中心設有工傷支援服務，
如工友懷疑或發生工傷，可到本中心求助。我們於 11 月
及 12 月於中心舉行免費物理治療講座及法律講座，邀請
了物理治療師講解如何治療工傷後遺症，及邀請律師來向
工傷工友講解工傷及疏忽索償注意事項。
我們會繼續舉行有關工傷的講座，並開設工傷互助小組，
讓工傷工友助人自助，走出困境。

本中心與北區打工子女組成「北區就業問題關注組」，
關注北區的就業問題，不定期舉行勞工政策的講座，
於 12 月 12 日舉行「貧窮線與低收入補貼」講座。

大家有無留意到在街上穿著藍色制服、
外笠反光背心衣、於馬路上推著車仔的
食環署外判清潔工？他們年終無休、日
曬雨淋，但只收取最低工資，而且連一
個室內與垃圾埇分隔的休息間都沒有。
本中心不定期探訪北區政府外判清潔工
友，並且在早前做了一項調查，發現不
論中西區、九龍東、九龍西、北區、大
埔區、沙田區都有以上情況。食環署轄
下的垃圾站都只有零零落落幾張破舊椅
子，間或幾個工友坐著休息，而他們身
旁就是一片大垃圾桶堆，地下一灘灘污
水，臭氣薰天。

因此我們召開記者會，發佈調查結果，要求食環署嚴僅
地規管外判商，具體要求外判商為清潔工提供室內及與
垃圾埇分隔的休息間，令他們的工作場所更有尊嚴。
我們在發佈後到金鐘食環署總部樓下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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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與其他中心同事一起在街上派發勞工權益小冊子期間，遇上一位女保安員，他的遭遇可說非
常不幸。

因法例規定，於工傷期間僱員只獲得僱主支付五分之四工資，工傷工友生活已見緊絀，但一些不負責
任的僱主經常於工友工傷期間作出不同的行動來逃避賠償責任，令工友的情況雪上加霜。那位女保安
員說，她於去年工作時弄傷腳，需要休養一年多的時間。在工傷假期達半年後，僱主便開始經常利用
電話騷擾她，於通話中不斷著她儘快復工，而且態度非常惡劣，又指責她應為自己受傷負上全責，公
司不需承擔任何責任。公司長期的騷擾、經濟上的困難，加上腳傷，令她精神飽受困擾，最終被迫辭職。

失去五分之四的工資後，她的生活更見困難，雖然現在傷勢仍未完全康復，但已計劃忍痛開始另一份
工作，實在令人心酸。根據勞工法例，僱主於僱員工傷期間不可解僱僱員，而且需要支付五分之四的
薪金及醫療費予僱員，但不少僱主為了逃避賠償責任，不惜利用不同的手段去迫僱員主動辭職，令工
友失去所有工傷期間應享有的權益。

文：劉凱文（城大社工系學生）

你，有沒有留意過公廁清潔工的身影？有沒有試過和他們交談、了解他們的心聲？

公廁清潔工友多是政府食環署轄下外判商的僱員，他們的年紀一般都比較大，但他們仍每天工作九小
時不斷清潔，為我們服務。可悲的是，他們都沒有得到市民的尊重。不但有人當著面呼喝他們，用老
闆一樣的語氣去命令他們去做事，甚至會用「廁所佬」等不友善的稱呼他們，這些行為都令清潔工友
感到不被尊重。當我們和他們聊天，我們感受到他們的工作壓力，特別是親友或市民都看輕他們的工
作。有的會因此隱瞞他們的工作，避開家人及朋友的眼光。

其實他們以往都在社會不同的崗位上服務社會，曾經擁有光輝歲月，有的曾是中藥配藥員、三行的技
工、家庭主婦、商販等，但卻因為年紀日漸年長卻不得不放棄本身的技能，卻因經濟壓力或希望繼續
工作的緣故，即使飽受白眼，他們仍然以廁所清潔員的身份繼續服務社會。

公廁清潔工不但面對市民大眾歧視的目光，他們還面對外判制度的壓逼。政府外判服務合約約每兩至
四年便重新投標，所以受聘的清潔工每二至四年就被迫中斷年資，即使他們做了十多年，都不能享受
和年資相符的勞工保障，例如不能隨年資增長的有薪年假，每兩年被強制遣散，做了十多年每年都只
得七天年假、強積金多次被遣散費對沖、只拿最低工資時薪等，可見他們所面對的困境是可謂十分艱
難。

文：　劉頌祈（城大社工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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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政策諮詢文件中指出至 2041 年本港將有三分之一人口年屆 65 歲以上，勞動人口參與率將由現時
58.8%，大幅下降至 49.5%。因此建議增加勞動人口，透過五個政策方針來應付人口老化勞動人口參與
率所帶來的不足。這諮詢文件一出台，即時引起社會人士迴響，怕以諮詢為名，放寬輸入外勞為實。
勞工團體及工人社會人士極力反對輸入外勞，影響飯碗。現時建造業可透過補充勞工計劃輸入外勞，
但政府規定外勞工資水平，卻較總承商呈報公營工程為低，工人日薪最多一半。工會、工人擔心一旦
放寬外勞，會進一步壓低地盤工人工資。

除鼓勵更多中年女性料理家庭者，投入勞動市場外，我認為政府應對中年男士提供更多在職培訓，增
值他們工作能力，獎勵僱主多聘用中年人仕，不要年齡岐視他們。至於政府建議退休人士延長工作多
五年至十年，延長退休年齡由 65 歲至 70 歲，我深表認同，因為這樣就可讓保安、清潔工等多工作五
年而毋須依賴兒女，其實不少 65 歲人士還有心有力，覺得自己還有用、還可以服務社會。因此，我們
支持增加中年就業機會、延長退休年齡及增加勞動力，但是反對輸入外勞，影響本地工人生計。

譚乃中 ( 中心義工 )

我們認為女性的角色，從古至今都維持著不變的定律，就是擔當著照顧家庭、維持家庭基本生活需要、
為家庭各成員分擔家庭生活安穩和健康的生活，任勞任怨；她們付上自己一生，日復日、夜復夜、無
休止地作出無酬勞動。

但不少女性因為希望幫補家計，除照顧家庭外，還一定要出外工作、賺錢養家；從前女性的工種不多，
都只局限於工廠妹、擔泥女工、揼石仔女工等，雖然工作辛苦兼工資微薄，都要為生活而苦幹下去！
隨著年月的流逝，有很多工作都改變了形式，但女性工作的工資、工時，都仍然存在著男尊女卑的不
公平，直到現時為止，同工不同酬的情況依然普遍！

另一方面，年青一代結了婚，想要組織一個小家庭談何容易！部份慶幸獲得編配上公屋的家庭，幾乎
一定要遷入新界區；政府只不斷將新生代年青人推入新界居住，都沒有考慮一套完善的安居樂業的配
套！且看新界的現況，除了大埔區仍有大型的工業區外，由粉嶺至屯門，似乎沒有工業區的存在，嚴
重缺乏就業機會；家貧的婦女想找一份工作，幾乎可以用「年過三十無人吼」來爭工做！而香港只有
服務業一枝獨秀，工種少已是不爭的事實！放眼所見，公司只會請青春少女賣包點，家庭主婦想找份
兼職都十分困難！因為沒有其他職業可以選擇，如果不計較工作辛勞的話，就只餘清潔工、洗碗工一
類低薪及厭惡性工作，老闆於是可以用較平的工資請工人，但由於工資過低，收入仍不能平衡家庭的
生活開支，最近十年香港就出現了一個新名詞，就叫做「在職貧窮」。

社會上有很多聲音都向政府反映新界區就業不足問題，希望部門正視，但可惜政府就是充耳不聞，一
味只會說研究、用拖字訣，但其實於理不合：例如社署要求參與「欣曉計劃」的婦女，規定正領取綜
援的家庭，若家中最年幼的子女已年滿十五歲，家長就要外出工作，或要求孩子參予自力更生計劃，
硬要人搵工做；但新界區工種少，職業配套問題多，中年婦女就業寸步難行！

我們知道當中有人承受不了強逼搵工的壓力，而得了抑鬱症，事實上官員究竟有沒有聽到窮人在哭
訴？請官員們多些體察民生，在緩解就業不足問題上多下功夫，否則所謂釋放婦女勞動力只是空談！
再者希望政府加強保障所有僱員，包括自僱人士的退休保障，並應盡快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及盡快取
銷現時被人垢病的強積金計劃，讓打工仔女和家務勞動者都可以在退休後有所保障，從而安享晚年。
我們希望政府不要再猶疑，因為婦女就業問題，一日未能妥善解決的話、到了年老又無積蓄、強積金
又不夠養老、一世人是否做死一世工，最後結果只會得個零！

羅麗萍  周勁 ( 北區就業問題關注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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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勞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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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 月份，對於需要申請「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 下稱「交津」) 的基層市民來說，是個忙
碌的月份，因為未在 2013 年申請者就要趕快在 1 月內完成申請，才趕得及將 2013 年 1-12 月的整年
津貼一次過申請。所以我們──面向社區的教區勞工牧民中心（新界），月內都在提醒說服，未嘗
試過但又害怕各種複雜程序的低收入工友，申請香港首個為打工仔女提供的勞工福利項目。

月內中心接觸到新舊申請者，這些都是我們一直接觸的清潔工友。說需要協助或說服工友，無非肇
因於整個交通津貼計劃申請複雜，而且所需申報的資料繁多，令到好些不習慣與官僚打交道的街坊
都退避三舍。

就以一名最基層的清潔工友的情況來看：簡單的最低工資，在標準合約下每天工作八小時 ；每星期
就是六天 ；一個月最多休息四天；每月工資大概七千多，到月底戶口都無款可存，月月儲起的餘錢，
還不夠換一個好一點的，用來背著每天兩公升或更多的水、午飯、替換衣物等物資的大背包。
 
這樣一名工友需要遞交的文件，就已經夠多了，包括：身份證及 ( 申請最後三個月的 ) 住址証明、
僱傭合約、每月糧單、所有申請時段內的所有銀行戶口月結單或紅簿仔、其他資產證明（如股證、
保險等）等副本。中心在協助工友申請時，填表、計算每月工時、點齊工友的文件、影印，已經要
花去大半個小時。

曾經不少工友就因怕了這樣被政府查家宅，即使合符資格都堅拒申請。有一位工友回
說：「依家問政府乞咩？問呢問路拎佢個幾百蚊，攪到自己剝光豬咁！」甚至有工友
已經寄出申請表，勞工處要求補交文件，她竟說：「我都係唔申請啦，咁鬼煩，一陣
如果唔小心報漏左Ｄ咩，俾佢告咁點算呀！？」我們百般遊說，這是工友與勞工團體
爭取多年才有的勞工福利呀，不應輕易放棄，否則政府將來有籍口推說，實行交津以
來都沒有足夠申請者，證明社會上根本無需求而取消政策，那工友連丁點的福利都失
去了。而且最低工資水平太低，不夠工友生活，政府支援工友就業，是其基
本責任，工友根本不用覺得難堪或對社會有任何虧欠，這是工友應得的權
益。

文：謝旭雯　（中心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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挨年近晚，是公司倒閉高峰期，打工仔女甚至被拖欠的工資、遣散費都拿不到！　新
年流流，樣樣都要錢，打工仔女無糧出點過年關呢？在勞工團體多年爭取後，政府於
1985 年正式成立「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幫助打工仔女面對僱主失蹤、公司倒閉取得
被拖欠的僱員權益以便應急。
「破欠基金」是由勞工處薪酬保障組負責審批，若僱主破產或因遣散而無力支付僱員
應得之薪金、代通知金及遣散費，可向基金申請墊支，僱員需要就個人情況向破欠基
金提出特惠款項申請。

破欠基金墊支限額：
1. 僱員在工作最後 1 天前的 4 個月內被拖欠的工資 ( 包括就已放取的法定假日、有
薪年假、有薪病假、有薪產假及其他在合約中有訂明的有薪假期而可獲享的薪酬及根
據合約而可獲享的年終酬金 )，上限為 $36,000。
2. 代通知金：最高款項額為 1 個月的工資或 $22,500，以較少者為準。
3. 遺散費：如遺散費超過 $50,000，則 $50,000 以上的遺散費須減少二分之一。

申請方法 :
1. 24 小時電話諮詢服務 2717 1771
2. 親臨勞工處勞資關係科各區辦事處
                                                                                                                                                      
                                                                                                                                                         文：莊湘偉（城大社工系學生）

                                   

10



11




